
20182018年55月88日 星期二 3长 城 责任编辑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E-mail：lyy2004_@163.com

2017年，107.8万大学生报名参

军；今年，国家确定大学生征兵报名人

数和征集人数“双增长”目标；近期，网

上征兵宣传信息成为高校学子点击的

“爆文”……莘莘学子走出书斋唱“大

风”、投笔从戎配“吴钩”，追逐当英雄

的“诗与远方”正当其时。少年的英雄

梦对接强军梦，必将汇聚成固国强军

的伟力！

一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

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文采飞扬、才华

横溢的诗仙李白，也抵挡不住对倚马

仗剑、侠骨留香的英雄生涯的向往。

习主席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

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英雄辈

出的民族，尚英雄、当英雄早已在上下

五千年的传承中蔚然成风。那些恢宏

壮阔的民族斗争史，那些洋溢赤诚忠

勇的唐诗宋词、充盈剑胆琴心的长歌

短赋，那些荡气回肠、气吞万里的千古

吟咏，早就在我们心里立起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那些横槊赋诗

的英豪、丹心照汗青的文臣、精忠报国

的武将、捐躯赴国难的英烈，早就用伟

岸的身影在我们心底播下了一颗英雄

的种子，我们每个人自儿时起便有了

一个英雄梦。

年轻人越是浸润书香、濡染文墨，

越向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洒脱，

越向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

营”的豪放，越理解“宁为百夫长，胜作

一书生”的期盼。2017年，一位知名企

业家毅然投巨资拍《攻守道》过“侠客

瘾”、唱《风清扬》抒“英雄气”，并在企

业家年会上穿军大衣唱红色经典《智

取威虎山》，这便是一种英雄情怀的抒

发和流露。

惯听梨园歌管声，莫忘旌旗弓与

箭。身处和平盛世，建弓刀伟业、立疆

场英名仍是我们这代人的梦想，而军

营恰恰给予了浪漫瑰丽的英雄梦一个

完美的归宿！

二

“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

生。”纵使在草莽云集、以武功论英雄

的旧军队，历史的烟云也从未掩盖过

沙场上的书生风采。且不说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的张良，也不必说智谋过

人、定策于庙算之中的孙武，单是羽扇

纶巾的周瑜、火烧连营的陆逊、中兴晚

清的曾国藩等人的风采就足以令人艳

羡。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中，也

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粟裕、萧克等

诸多儒将。

得毛主席高度评价“伟哉虞公，千

古一人”的虞允文在前往采石劳军之

前，仅是一介书生。面对金军来势汹

汹、完颜亮饮马长江、南宋皇帝仓皇欲

逃、主将畏敌称病、士卒七零八落的局

面，他以“危及社稷，吾将安避”的担

当，临危受命，整肃军队、激励士卒、发

动百姓，在长江两岸与金军展开殊死

决战，最终击败金军，迫其还师北撤、

遣使议和。

南朝梁的文弱书生陈庆之“本非

将种，又非豪家”，身板不壮、武艺平

常，可他带兵有方，用兵如神。虽41岁

始拜将，但征战15年，身经百战，从无

败绩，且常以少胜多，所指挥的七千白

袍军，数次大破北魏军。

杀敌须勇，用兵唯谋。跋涉书山，

能涵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浩然勇气；遨游学海，能汲

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谋略

兵法。正因如此，刘备为觅英才三顾

茅庐，曹操为失郭嘉号啕大哭。今

天，改革强军的伟业更需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三

走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人民军

队已经舒展开“猎鹰”翱翔空天、“蛟

龙”闯洋蹈海、“长剑”倚天呼啸的宏伟

画卷。强军伟业需要更多胸有凌云

志、腹藏万卷书、身有千钧力的莘莘学

子携笔从戎，驾雄鹰、御长剑、守海疆、

卫空天。

“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

诗。”光有英雄梦想、不经训练锻造，光

有书生意气、不接军营地气，再大的豪

情壮志都将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的感叹中蹉跎。只有让梦想照进

现实，用信仰升腾血性、借汗水厚实青

春、靠磨砺提升才干，莘莘学子的英雄

梦才能如花般璀璨多姿，才能在军营

精彩绽放。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

者，为友为邻。”军人的英雄气不是逞

强斗狠的匹夫之勇，是理想与信念浇

灌的鲜花、是宗旨与血性凝练的风

华。愿向往军营的莘莘学子用信仰与

责任涤荡铅华，以坚定与执着剪除怯

懦，挑起使命和奉献的重担，磨砺坚毅

的品质、锤炼过人的胆识、练就克敌制

胜的硬功，让人生在短暂的军旅开出

惊世骇俗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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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弹指一挥间。2008年 5月至 7
月，我作为原南京军区赴汶川抗震救灾
前进指挥部的一员，跟随 6支医疗队 200
名医护人员一道深入震中一线、持续展
开救援。10年匆匆而过，再翻看当时战
友、同事、家人及社会各界发给我的短
信，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那段令人难
忘、意义非凡的日子。

第一条短信是 2008 年 5 月 14 日上
午，原南京军区联勤部政治部副主任黄
天信回给我的，我时任联勤部政治部宣
传处干事。其时，距离地震发生已一天
有余，救灾医疗队正在集结，准备当天下
午从上海飞赴成都。原本，上级考虑到
多安排一线医护人员去，出征名单里并
没有我。抱着“我不能缺席”的念头，我
毅然决然地向组织反复请战。黄副主任
回复我短信：“宣传人员军区定了 5人，
可能是程关生在牵头。”我又赶紧给原南
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程关生打电话
请战，最终“挤”进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动
车。因走时匆忙，我连军装都没来得及
换上，穿着便服拎着笔记本电脑就跟随
大部队开拔了。当天下午 3时 30分，军
用运输机升空前，我收到妻子的短信：
“如果到了安置点，一定赶紧给我打电话
报个平安！我也好把军装和换洗衣服给
你邮过去。想你！”

积极参战不止我一个，原南京军区
联勤部所属多家医院的官兵都向组织写
了请战书。5月 15日，位于厦门的第 174
医院政治处干事龚奕给我发来短信：“你
很英勇，在那儿千万要小心啊。我已请
战，期待与你们会师。”

夜色如幕，风驰电掣。5月 14日午
夜时分，因震区路况不明，医疗队车队困
在了都江堰市紫坪铺水库大坝。前进指
挥部连夜开会，队员就地在大卡车内休
息，天一亮乘冲锋舟到对岸——震中汶
川。后因水库多处存在决口危险，冲锋
舟不能下水送医疗队员，队伍只能原地
待命。

我们宣传组睡意全无，6名同志快
速采写新闻稿件，因为没有其他传输工
具，就只能在手机上编发稿件。发完稿
件，和衣而睡，冷得始终睡不熟，隐约中
感到车身微微晃动。天亮后，问坝上的
老乡，才知道是余震。5月 16日上午，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韩瑞斌
编辑给我发来短信：“稿子正在播。”这给
了身处震区的医疗队员很大鼓励。

15 日、16 日，医疗队在都江堰、什
邡、平武三地就地搭建野战医院，抢救
伤员、服务灾民。16 日晚 9 时，经前进
指挥部反复请战，安扎在都江堰文庙社
区的两支医疗队接到命令，乘坐卡车奔
赴汶川。通往汶川的是一条盘山国道，
被地震的蛮力拧得像麻花一样，驾驶员
时不时停下来观察路况，医疗队不畏艰
险、顽强挺进。到达汶川水磨镇，已是
凌晨时分。医疗队刚在相对开阔的菜
市场停下，被严重砸伤的 67岁女伤员毛
跃珍就被家人送了过来。医疗队员只
好就地给老人实施手术，引流 1200毫升
血性坏死液。

震区余震不断，山体松动、滑坡时有
发生，救援队员险境重重，但都没有丝毫
退缩。5月 18日，我收到报道员李胜财
的短信：“你们到什么地方啦？都顺利
吗？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电视报
道余震不少呢！”5月 19日，还是龚奕的
短信：“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
受伤，现在怕的就是传染病，一有空就休
息。”其实，我们在灾区防护工作做得很
好，到了救灾一线都要戴口罩、回来都要
消毒，对余震也见怪不怪了，刚到水磨镇
头几天，有好几次夜里隐约感觉自己的
身体在床上翻了个滚儿，第二天当地村
民告诉我们，那就是余震，其中一次特别
明显。

房屋倒塌，道路中断，亲人罹难……
医疗队员给灾区群众带来希望和力量。
医疗队员走村串户连轴转，救治伤员、组
织防疫，我们宣传组的同志更不敢懈怠，
快写快发，多写多发。刚开始的那段日
子，震中电话打不通，网络联不上，我只能
找了辆志愿者的车，快速赶往都江堰发
稿，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替
其他同志给家里打个平安电话。后来，震
中的网络信号时断时续，不少救灾队员

的亲人还是委托我给他们的家人“传
情”。“帮我转告凤海，家里人听到你们安
全的消息都放心了。让他安心好好工
作，你们要多注意安全！还有，刚才电话
里太激动了，没办法对你道出谢谢！我
替我们全家谢谢你了！祝愿你们平安！”
这是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
编辑张凤海未婚妻于 5月 17日给我发来
的短信。张凤海的哥哥张凤旗也给我发
过类似的信息。后来，上级专门给我们
配发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对外联络的
问题才彻底解决。

虽然我们身处抗震救灾前方，但背
后倚靠的是强有力的大后方，时刻被爱、
被感动包围着，一到有信号的地方，手机
就会跳出多条或是牵挂、或是慰问、或是
提供帮助的短信来。5月 18日，妻子发
来短信，告诉我：“你们机关送菜来了，可
我根本吃不完。”那段日子，原南京军区
联勤部对救灾队员亲属的关心照顾真是
无微不至，隔两天就给救灾队员的亲属
送一次肉蛋果蔬，我妻子吃不完，不少都
送了人。联勤部的首长还宴请了部分在
宁的救灾队员亲属。中央媒体也拿出最
好的版面、最好的时段刊播我们的稿件，
报道救灾进展和感人事迹。5月 23日，
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军事部主任李雪红发
短信鼓励我和战友们：“应该是我谢谢你
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写稿
子！多保重！”6月 8日，端午节，我的老
处长李云龙还发来了一首慰问的小诗：
“巴蜀山地裂，救灾军情急，闻令飞驰去，
铁笔显忠诚。今日粽叶香，倍思前方将，
遥寄相思语，凯旋诉衷肠！”他来灾区指
导工作时，还带来南京的特产麻辣小龙
虾慰问我们，令我们大快朵颐。还有这
样一条出人意料又非常“实惠”的短信，
那是 7月 2日，中国移动发来的：“尊敬的
客户，我公司为您减免 6月期间在四川
地震灾区的漫游费 300元。感谢您为抗
震救灾做出的贡献！”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
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
然热爱生活。1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山
崩地裂，满目疮痍。10年过去，汶川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片祥和安宁。
奋进铸就巨变，愿汶川的风景越来越好，
人民越来越幸福。

震中短信
■潘正军

在震后的第十个年头

岩石也焕发生机

街道血管一样畅流着

笑容、欣慰、喜悦

清新的风和阳光

花香，对未来进行定义

我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

倾注过热泪，倾注过关切

目光、希望、思绪

砌进房屋，铺进道路

我祝福过的每一个人

身上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在九鼎山上飞翔的鸟

用清脆的声音

把你重生的信息传播到各地

岷江两岸长出茂盛的快乐

翠绿的颜色

汇聚成两个字：感恩

十 年

十年前初夏的一天中午

阳光无忧无虑地明媚

我在家里，和无聊玩耍

一阵晃动，把一个词语的

内涵，注射进我体内

等我缓过神来，整个四川

都已撕心裂肺

十年后的一天中午，在茂县

也是阳光明媚

我在古羌城酒店凝望茂县县城

一幢幢楼房，像穿名牌服装的

汉子，排列得错落有致

岷江水，向我血管里

流淌欣慰

茂县重生
（外一首）

■许庭杨

进村入户（油画） 朱志斌 作

小城的街角，前年开了一家拉面馆，
名曰“老兵面馆”。店面不大，仅有 20多
平方米，装饰亦不豪华，几张高高矮矮的
桌凳不规则地排列在一起。一天到晚，
面香飘荡，南来北往的“面客”用长长的
筷子挑动筋道的面条，脸含笑，眼放光，
不论男女，皆抛下面子，毫无顾忌地发出
哧溜哧溜的吃面声，听着就让人胃口开、
心里美。

作为地地道道的面食主义者，我自
然不会放过这处大快朵颐之所。时日一
久，竟和老板成了朋友，每每相聚，总有
说不完的话题。因为我们曾有一个共同
的名号——军人。

老板姓李，来自安徽，40来岁，比我
早入伍几年。起初，我称他“李班长”。
随着感情越来越好，我称他“班长”。再
后来，我干脆喊他“哥”。

哥身材魁梧，手臂结实。瞧，他把醒
好的面团摆在不锈钢面板上，挥动拳头，
重击数次，而后撑开，双臂用力扩展，像
做扩胸运动，瞬间功夫面团化作银蛇，在
他的手中奔腾跳跃，与面板接触时发出
“啪啪啪”的脆响。不多时，银蛇化作银
丝，跳入沸腾的锅里。

当年，哥在炮兵部队服役 13年，担
任驾驶员长达 10年，跑过青藏线，到过
漠河，见多识广，且创下连续 10年安全

无事故的佳绩，4次荣立三等功。他的驾
车水平高，修车功夫也厉害，甭管什么样
的故障，他只需侧耳一听，立马作出精准
判断，鼓捣一阵后，车子又风驰电掣了。

转业之时，哥泪水盈盈，难舍那身军
装、那辆军车。关于转业后的“出路问
题”，哥根本不愁。他相信自己的技术定
能赢得一片新的天空。

岂料，哥回到地方后却没了用武之
地，私家车越来越多，修车铺星罗棋布，
创业空间极为狭窄。最初几年，哥曾开
过一家修车店，门可罗雀，只得关门。

哥没灰心，果断决定跨界，遂瞄准火
爆的餐饮业。他曾和战友商量开一家酒
店，店名也想好了，就叫“老兵酒店”。只
是由于资金不足，计划搁浅。最终，哥决
定开一家拉面馆，成本低，风险小，只要
手艺好、够勤奋、讲诚信，不愁没有顾
客。哥说：“咱当兵的人，最不缺的就是

勤奋。”
只是，哥勤奋有余，技能不足。为学

到真本领，他走南闯北，先后在 10多个
省市的 60多家拉面店里当学徒，北至漠
河，南到三亚，西至兰州，东到连云港，吃
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罪，遇到的师傅水平
不一，高低有别，很多高水平的师傅不乐
意教，一些低水平的师傅又拿不出真本
事，更多的是靠自己领悟。多年积累下
来，哥的拉面技术炉火纯青。

看着店里络绎不绝的顾客，再看哥
脸上横七竖八的皱纹、手掌上厚厚的老
茧以及一天到晚不间断的“扩胸运动”，
我相信他所言非虚。同时我也发现，对
那些经常来的顾客，哥总是格外照顾，每
次都多加几块牛肉，多添几根面条，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能吃饱么？吃不饱
我再拉几根，价格不变。”就算是初来乍
到的新客，哥也做出加量版拉面，让人不

但吃得香，还能有个好心情。
技术好，人实诚，再加上麻利的勤快

劲儿，哥的生意日渐红火。
去年夏天，一场洪水突袭小城。老

兵面馆位于临河位置，被洪水撕掉三分
之二。店里的锅灶、桌凳做起水上漂流
运动，不知去向。

关键时刻，哥也不知去向——他投入
到救援队伍里去了，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
的财产被洪水毁于一旦。那一场洪水，哥
从危险地带背出 3名老人，抱出两个孩
子。记者采访哥，哥只说了一句：“我只不
过曾是个军人，实在没啥可说的。”

然而，洪水过后，哥丢失的大多数物
品又回来了。

原来，小城里无数人在哥的店里吃
过拉面，对店里的诸多器具极为熟悉，每
一件器具上都贴着一个“兵”字。这些兵
字号物品，在洪水中漂游一圈，又被人们

及时打捞回来。有几套损坏的桌凳，也
被人精心修理过。

待洪水退去，哥修缮店面，小城的人
们不请自来，竟达百人之众。那热火朝
天的干活场面，又是一景。

拉面店重新开张，哥沽酒做饭，宴请
大伙。谁知，人们已自觉散去，各忙各的
去了。哥站在店门口，抬起手臂，朝着散
去的人们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记者又
来采访哥，哥笑而不语，眼里亮晶晶。

我请哥喝酒，哥不拒绝。酒过三巡，
我问：“哥啊，你的人缘如此爆棚，到底是
什么原因？”

哥看着我，神采飞扬：“兄弟，咱当过
兵的人不管穿不穿军装，得永葆一颗初
心。当兵时，群众有难，你得冲到最前
面。一旦没能冲上去，心里就堵得慌。
脱了军装，离了部队，咱还是一个兵，还
得有兵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道，悟
透了这个道，自然就会多助……”

语毕，面已醒好，哥继续做起“扩胸
运动”，愈加有力，愈显精神……

老兵面馆
■江志强


